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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第二册，第三／四期，1 989 1／2，20 1-2 1 0

澳門在與東方的文化交流中的角色＊

黎祖智＊＊

翻譯：吳志良

（一）從文明的記憶到一種有收獲的對

不久前，我們有幸邀請來參加東亞大學葡萄牙語研究中心今天擧辦的葡國文

化研討會進行第一講的瑪麗婭·伊達琳娜·列辛娜·羅德格斯敎授還寫道 ：“…

…（在各國人民和民族中融滙交流的）葡萄牙文化，具有極度的同質，吸收當地

的養料，兼容並包，再向世界傳播。”“文化交流是有益的，無論是對接收還是

傳播的人，均可得到刺激 ；文化交流値得感到歡欣鼓舞，因爲可豐富補足。” “

豐富補足是相互的，還可以生根。”

這些話語儘管是更加針對我們回歸歐洲和背負着那“成熟文化的包裹”而言

的，但是，同樣完全適用於拓展地平線的散居力和意願。這一散居力和意願總是

把我們引向更遙遠的地方，融合到不同的文明和文化中。我們曾經是，且現在還

是這些文明和文化的中介人。不僅在回歸古老大陸的路途上，更多的還是在服務

於世界時，“各種模式新陳代謝，互相對話，衝擊和問候。”儘管我們不應自暴

自棄，堅持由我們來決定古老大陸的節拍和目標，但它們已經不受我們影響，我

們將永遠沿着別人走過的足跡前進。

因此，我認爲，可以用這個主體思想適當地開始這次研討會以及其發起人要

我在此作的發言。我的發言僅是開塲白，我們的文學院的三位敎授，將在目前任

敎於東亞大學的葡萄牙語言文化協會的講師的協助下，在這幾天進行一系列的講

演 。

＊黎祖智博士在東亞大學葡文研究中心擧辦之葡國文化研討會開幕禮上的發言

＊＊澳門基金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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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能力得到公認的教授，將從歷史和科學的角度，探討這次研討會的主題

。而對那些機構的負責人來說，則應創造條件，使得數世紀的文化交流可以延續

下去並結出果實。多種文化在此地找到了經久不衰的交滙點，而深受文化長期共

處影響的絕無僅有的澳門，已經進入了歷史的轉折點。

佩索亞說：“東方爲我們送來了一切——光明和信仰”。中國爲其絲綢尋求

市塲時，首先發現了西方。然而，是葡萄牙人爲歐洲貿易開拓了香料、陶瓷、茶

葉和寶石的土地，令東西方人民和文化更接近。我們在休達爲遠征奠定了基礎，

直到抵達聖名之城澳門。正因爲此，澳門變成爲——用若瑟·奧古斯托·塞阿布

拉敎授的原話來形容——“我們四海爲家的生活方式的最好寫照。”

需要知道的是，若干世紀的歷程和至今喚起我們的民族特性的文化記憶，到

底留下了什麼，而今天納入一個新的特殊的社會經濟空間的葡萄牙，在結束一個

歷史時期的時刻，可以運用什麼工具去延續與東方古老民族的文化對話。

衆所周知，除開那些集市，堡壘和敎堂這些活生生地證明一種生活處世方式

的石頭建築，在遼闊的東方，還四處散居著有明顯或尚存葡萄牙根源的社團和一

種語言。這種語言，有多種吸取了當地的養份而得以充實的土語變種，構成新的

溝通途徑。這一切，均有待一個系統、比較的研究，儘管該領域已完成多項卓著

的研究 。

今天尤其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那些生氣勃勃的社團以及至今爲那些社團服務的

機構，使得葡國文化遺產世代相傳。如果沒有這份遺產，我們的對話能力將不可

救藥地受到影響。

（二）葡國文化影響在印度、馬來西亞和日本的活生生的例子

由於時間有限，我們不可能詳盡列擧深受我們影響的活生生的例子，我們只

簡略地看看印度次大陸，馬來西亞，日本的事例以及在我們將在澳門和通過澳門

發展智力交流的新的滙點，爲中西方搭橋鋪路。

印度次大陸

我們從果亞說起。果阿納入印度版圖二十七年之後，儘管那些受過葡國敎育

的果阿人不懈努力，保持自身的令其形成一個文化意識截然不同的社會的傳統和

語言，但是葡國的影響日益減弱。

多個活躍程度不同的文化中心，仍然在那兒開展活動。其中，我們列擧孟內

澤斯·德·布拉干薩學院（前身爲詩人托馬斯·里貝羅在一八七一年創立的瓦斯

科·達伽马學院）；現在的中央圖書館（前身爲瓦斯科·達伽馬圖書館，附屬於

同一名字的學院），大槪還收藏著上世紀以來果阿出版的葡文報紙的合訂本和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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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作家之外果阿作家的作品，尤其是一九六一年前的著作；拉丁文化中心，該中

心出版《果阿之聲》；歷史檔案館；葡萄牙語學會；葡萄牙文化和語言研究協會

以及高秉根基金會贊助創立的沙勿略歷史研究中心。我們上次訪問果阿後獲知，

將在畔京創辦華昆特勞·鄧波印葡硏究中心，紀念一位畢生致力於研究和傳播葡

國文化的已經去世的律師。這個新的研究中心試圖在果阿，達滿和帝烏推廣葡語

研究以及致力於調研。順便值得一提的是，儘管隣邦多年來施加壓力，要吞併這

三個地區，而這幾個地區的居民，不管地理分隔，頑強地堅持團結一致。

葡萄牙一直向果阿的文化中心郵寄書籍，錄音帶和其他輔助材料，但缺乏高

質量的師資，而且在這個問題上，政治上尚存在某些懸而不決的問題。衆所周知

，印度的某些大學和果阿的一些學校敎授葡語，作爲選修課。而負責研究籌組果

阿大學的委員會提議，考慮到葡語對那兒現存的收藏豐富的檔案館的歷史調研的

重要性，把葡語列入大學敎授的語言。葡文報紙已經完全消失了。但是，保存下

來的，是至今仍顯而易見的居民的基督敎傳統。

然而，不僅在果阿，達滿和帝烏至今可以覺察到葡萄牙在印度的影響，在其

他地方，也存在葡萄牙根源的細小的土著社團。我回想起，一九八三年在里斯本

召開的“世界葡語現狀大會”上，便特別提到喬爾。在喬爾，尚存在一個充滿活

力的同類的印葡社團，不講雙語，在科爾賴村好似只講一種很古老的葡語。

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座落在今天的斯里蘭卡的巴提卡洛阿社團，至今還使用

一種無疑是源自葡語的語言。我不能不提及一下當地一個俱樂部的一封召集會議

的信件。信以 “ O R D E M D O D I A ”（ 日 程 ）開 始 ，以 “ S E U

S I N C E R AM E N T E ” （你忠 實的 ）結 束， 簽署 爲 “R I E N Z E

B A L T H A Z A R ， S E C R E T A R I O”（秘書，里恩澤）。議程的第

一 項 是 “ P R E S I DE NT E S U A B E MV I N D A P A L A V R A ”

（主席致歡迎辭）……這便是斯里蘭卡葡語土語的活靈活現的例子。葡萄牙人十

六世紀初開始在那兒傳播基督信仰，甚至爲科特國王和雅芙納幾個貴族家族洗禮

，在整個島上留下許多至今還應用的名字，如 A L M E I D A，F E R N A N D O

，GA B R I E L ，R ODR I GO ，A L W I S ，C O S T A ，P E R E R A ，
，F ON S E K A ，等等。此外，僧伽羅語還似東方其他語言一樣，吸收了大量

葡語詞滙。

在東南亞——马六甲活生生的影響

關於馬六甲，這兒僅一筆帶過。因爲幾乎所有的到會者都知道那兒有一個小

小的團體，生活在離聖地亞哥大門不遠的海邊已經有多個世紀，繼續頑強而驕傲

地與葡萄牙唇齒相連，保持着自身的風俗習慣和獨具一格的語言 —— P A P I A

C R I S T A N G（基督土語）。

葡萄牙在當時東方最大的商業中心的文物影響，已經所剩無多，但這個細小

的團體繼續聚集在 K AM P O N G S E R A N I 或 K AM P ON G P 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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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UGI S 或 日 葡 人 居 住 地 里 ， 居 家 所 在 的 街 道 ， 至 今 仍 保 留 着 AL B U－

QU E R Q U E ， E R E D I A ， A R A U J O ， G O D I N H O 和 S E Q U E I R A

等葡文名字。由於環境的關係，我與這一社團及其領導人保持着密切的聯係，本

人希望這個月再次與他們相聚數日。

這個至今認爲葡萄牙爲自己的祖國的馬來葡人社團的生存，全賴於我們能夠

給予的支持。一九八一年起，馬六甲敎區——聖 ·彼得羅敎區——脱離了葡萄牙

傳敎團，但澳門敎團欲繼續保留在那兒的葡國傳敎士。在新加坡也如是，儘管已

經不再屬於葡國敎團，但那兒的天主敎徒依然認爲古老的聖·若瑟敎堂是葡國使

團。馬來西亞一個年老的神父曼努埃爾·平塔圖，在那個社團裏已經生活了四十

多年，將大部份時間致力於研究該地區葡萄牙的影響。他有一大批待出版的著作

，並欲將其圖書館和檔案館捐贈給未來的葡萄牙文化中心。本人認爲，如果不缺

乏實現此一創議所需要的資源的話，另一位孜孜不倦、享有盛譽的研究者和敎師

——路易絲·菲力甫·托馬斯博士，是籌組該文化中心最合適的人選。

如今困擾馬六甲人的一個問題是，如果特別考慮到他們的後代的前途，他們

應該努力更好地融合到馬來西亞這一整體，而逐漸失去其自身的特色，或者繼續

作爲自治的社團。這便是隱現在《吾國吾民》的悲劇。《吾國吾民》是最近去世

的一卓著的領袖貝納德·聖塔·瑪麗亞的作品，他認爲“對葡萄牙在遠東的後裔

進行一項更廣泛的研究，以估量其共同的力量，觀察其問題和預測其前途，是刻

不容緩的”。

關於葡萄牙在印度尼西亞的影響，我們可以參考高秉根基金會出版的安東尼

奧·平托·德·弗蘭薩大使的著作《葡萄牙在印尼的影響》。由於時間所限，且

與會者較爲熟悉，我不再叙述我們的影響依然顯而易見，且對葡國的興趣更加濃

厚的泰國和東南亞其他國家。至於中國，曾經有一些小規模的葡人社團，但一九

四九年之後，都集中到香港，或移民外國了。如今，葡萄牙努力發展與中國在各

個層面上的交流，力所能及地執行一份“文化合作協議”。

特別値得一提的日本

列擧這些事例時，我不能不突出地提到日本。日本由於她在當今世界中所佔

的重要性以及在建設未來社會中繼續要扮演的角色，值得特別一提。

葡萄牙在這個現代技術領先的國家的深刻影響，初始恰好在科學和技術領域
。

正如阿爾曼都·馬丁斯·雅內拉大使在《葡萄牙對日本文明的撞擊》一書中

強調的那樣：

《……如今根本不可能估量葡萄牙文化對日本文化的撞擊的影響到底有多深

遠以及還留下了多少。葡萄牙人帶往日本的天文，地理，建築，戰術，自然

科學，尤其是醫學和航海，造船技術和印刷術方面的知識，並沒有喪失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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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對日本人的思想產生了影響，還爲一種簡樸、有時甚至原始的新的科

學態度和思想方法奠定了基礎。日本的知識分子在其後的兩個世紀裏，或單

獨地，或借助於荷蘭人的經驗，將之深思熟慮並發揚光大》。

在這個前提下，火槍的引入，革新了風俗並 改變了傳統力量的平衡，產生了

特別深遠的影響。

不久前，葡國電視台播放了澳廣視製作的一個紀錄片，題爲《種子島，火槍

島》。這部紀錄片是有關在東方的葡萄牙傳統的系列的第一部。

這部紀錄片的作者沙凱撒和羅永年，是這樣描述他們在一年一度的火槍節時

初次踏上該島的感覺的：

“抵達天涯海角的一個島嶼，在路上遇見盛裝的十六世紀的葡萄牙人，迎面

是一艘葡国船隻，基督的十字架懸掛在滿張的風帆上，聽人述說“航海巨人

”的事蹟，而恩里克王子的塑像就座落在碼頭上，所有這一切，發生在日本

南部離冲繩不遠的海域裏。這是重新思考我們在歷史上的地位的絕好時機。沒

有一個虔誠的葡萄牙人可以抵擋住這個感人至深的撞擊。”

事實上，心敬神拜地重溫透過葡萄牙與東方的最初接觸，並不止於種子島。

在其他地方，例如在大阪附近的古城坂井，每年都在城市的節日裏紀念葡萄牙人

抵達日出之國。澳門多位總督，都有幸作爲貴賓應邀參加這些紀念活動，從而爲

發展日本的一些城市與我們的聖名之城的有益的交流創造了機會。

披上節日盛裝，形似葡國帆船的汽車，在用大概是從著名的屏風上的人物形

象模仿製成的服裝，按十六世紀的風氣打扮，佩帶著古老的大口徑手槍的男人的

護送下，在節日期間沿街奔走，吸引了成千上萬的遊客。還是在種子島，日本人

第一次試驗了火槍。而離葡人在十六世紀登岸的海灘不遠的一個地方，如今是科

學火箭發射中心，是令日本處於技術領先地位的計劃的一部份。

醫學和現代外科手術是由耶穌會士引入的，而這些耶穌會士還發展了天文學

氣象學和醫學。另外，葡國的船隻，刺激了造船業和航海，地理以及製圖學的完

善。弗蘭西斯科·卡爾丁神父的日本地圖，於十七、十八世紀在歐洲廣爲流傳。

十六世紀，不計神學院和一間人文學和修辭學學院，耶穌會在日本有將近二

百間學校。事實上，倘若如伊納修·德·羅若達所說，敎育是“傳播信仰最有力

的武器”，那麼，葡萄牙在日本的主要遺產，最能延續和經久不衰的，正是今天

爲數百萬日本人追崇的基督信仰。

儘管武士統治時期與世隔絕長達三個世紀，其間切斷了與西方的一切接觸，

但日本人今天仍然帶着虔誠和敬拜的心情緬懷與葡人的交往，且對葡萄牙的好奇

心仍然強烈。

即使在一個如一九八五年在東京郊外的築波擧行的尖端技術的博覽會上，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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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牙的展塲縮在一個不顯眼的角落，葡國的事物尤其是展塲突出的火槍的歷史和

航海發現的史詩，吸引了不計其數的日本人參觀。

實習艦“薩格列斯”號的海員訪問大阪和日本其他港口時，以及其他經過那

些地方的人，都可以証明日本當局和人民對葡萄牙的尊重。

而事實上，日本對葡萄牙文化有特殊興趣，專業的歷史學家致力於此一研究

。除賈梅士和佩索阿之外，葡萄牙作家諸如米格爾·多爾加，費爾南都·納莫拉

的作品已被譯成日文。另外，在日本備受崇拜的溫塞斯勞·德·莫拉斯的全集和

葡國最通曉日本的阿爾曼都·馬丁斯·雅內拉的著作選集，也被翻譯成日文。在

德島，有一個紀念莫拉斯的博物館。

同時，雅默·科埃略神父完成了一本葡日詞典，而一些大學，如東京的索菲

亞天主敎大學，設有葡語敎硏室。另一方面，葡日文化學會進行研究，編輯一份

學報，而葡日商會將加強與葡萄牙的商業關係。葡日商業關係，透過澳門始於日
本南部城市長崎。多個世紀的交往，這個城市與葡萄牙關係密切，居民喜歡向遊

客獻上本地的特產——一種與我們的完全一樣的鬆軟的點心。

如今，住在日本的葡萄牙人少之又少，但是，我腦海中對日本衆多回憶中，

時常浮現出橫濱郊區一個居住在東方已經四代的年老葡萄牙人的日本家庭的畫面

。他家的會客室裏，無論是裝修，家俱還是用來沉思的花園，全部日式佈置，唯

——件不是日本的物件是一面葡國大旗，鑲嵌在一個日式的貴重的框架裏，掛在

最顯眼的一面牆上。

然而，不幸的是，我們同現代日本的交往還不足夠。我們甚至沒有能夠利用

上涌向歐洲尋求另一種文化和文明的日本遊客，從中得益。

遙遠的距離和或許永遠不足的資源不允許開展更加豐富，且葡國可能從中獲

益不淺的交流。

最後，讓我們和耶穌會最傑出的一位會士——長住澳門、寫下著名的《殉道

者使團》祭奠一六四零年在長崎登陸的葡萄牙人和其他基督徒的潘日明神父一起

呼籲 ：

“我們認爲，世界葡語社團有必要共同行動，從政治、商業和大學的層次上

，全面致力於恢復與日本的文化交流。假如東西方兩端連結在一起，對我們

和對全世界，該是多好的一件事……”

這一思想成爲他的新著、最近由澳門文化學會出版的題爲《東西合壁》或《

澳門的文化交流》的主題。他在書中指出：

“在那些知道以全面開放的精神共處的人和人民之間，用我們自身以及所有

進行靈魂的交流，持續而長期的滲透，勝於其他文化形式，代表着中葡這段

歷史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裏牢固地形成的生活的綜合。我們擁有兩種歷史悠

久的輝煌的文化－中國文化和葡國文化，這兩種文化就在這裏－澳門相融滙

合成創造性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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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強衆多葡人社團的聯系

時間不容我們列擧此一影響的更多例子。關於這個影響，白妲麗博士在她的

一篇論文中恰如其份地概括道：

“我們發覺——因此我們感到自豪——的是，即使在葡萄牙的物質影響已經

消失的地方，我們在那些與我們共處過的人——即使沒有把他們殖民化一的

精神上留下的烙印，仿佛存在某樣永恒的東西。留給他們某樣難以解釋的東

西——一種深情，一種回憶，一種可以用一個我們特有的詞滙來表達的感情

。這個詞 滙，同 時也是 馬六甲 葡語的 詞滙“S AUDAD I ”（思 念）” 。

假如我們知道加強這一系列無邊無際的葡人社團的紐帶，加強那些可能至今

尚爲葡萄牙服務的衆多機構的聯系，此一對話將超出我們的行政和政治影響之外

，在未來世代相傳。然而，迫切需要行動並理解澳門可以在這一背景下扮演的極

其重要的角色。

在描繪一九九九年主權轉移的政治行政藍圖的《中葡聯合聲明》決定的環境

的推動下，一些人士和機構——其中某些僅是微妙而偶然地與葡萄牙在東方若干

世紀的影響聯系在一起的人士和機構，開始擔任完成一個急迫並且不容置疑的民

族使命的角色。這個使命，便是維護和保存葡萄牙文化在澳門和這一片遼闊土地

的影響 。

人們對一份歷史遺產的興趣煥然一新，是極具建設性的，將此一歷史遺產規

劃到兩國正式協議規定的期限之外似乎是所有葡萄牙人的共同願望。因此，值得

我們注意的是，在這一背景下和未來歲月裏要進行的一切行動，只有源自廣泛的

共識，才合法，有效，才能持續下去。而這些共識，只有在澳門人士和機構的直

接參與下方可達成，而非人爲強加一些不成熟，甚至過時的措施，即使這些措施

表面上看來有用，也不論那些剛剛得到權力的人的願望是如何的好，他們有權對

非常複雜的過程進行干預，因而要求對本地現實有足夠的認識。要防止可能出現

的過份的積極性，並以務實的態度在葡國管理的最後十年之始，尋找出與我們所

在的歷史時期相適應的解決方案。

（四）文化交流的有利工具

澳門的文化活動幾乎長期依賴個人的推動，由於某些人的慷慨資助，一些還

取得了不可否認的成績，但缺乏連續性。到一九八二年創辦了澳門文化學會，才

有可能制定一條較具連貫性的文化政策。這個機構，儘管由於政府行動的不連續

性——这一事實嚴重而全面地影響了澳門的進步——而導致指導方針的某些急劇

變化，但在其短短的歷史中，做了頗具意義的工作，尤其是在鑒定和保存文化遺

產和尋找賦於澳門自身特色的價值方面。澳門自身的特色，是多種文化長期交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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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類共處的結果。人們在此地一直和睦相處，只是偶爾受到不可控制的外來因

素的騷擾 。

因此，在新的創議開始得到連貫性而不能輕率進行的時刻，這一文化共處應

得到理解和尊重。面對澳門新的形勢，需要重新考慮文化學會的角色並準備設立

一個新的機構，補充它的活動。這一機構，接受並擴充它的一些職能，可以超越

任何行政過渡或政治變化，活生生地保存一份珍貴的遺產，並爲發展文化對話和

共處建立有力的支柱。在葡萄牙歷史享有盛譽且幾乎得到普遍接受的這些地方，

文化對話和共處應該繼續下去。而在地球上一個在二十一世紀充滿希望的地區，

葡萄牙人可能還有一個使命要完成。

最近，東亞大學——一所外國高等學府，但是本澳唯一的一間——劃歸到澳

門基金會屬下，由澳門基金會承擔起特殊的責任，令她適應本地需要，重點爲澳

門服務，爲未來培養必需的人材並更新他們的知識，賦於她活力，進行文化活動

和面向澳門問題的科學研究，讓越來越多的合格的中葡學者和技術人員參與大學

事務，已經邁出了極其重要的一步。然而，是設置一個新的機構的時候了。這一

機構，最好由一個基金會來維持，技術上由本國的機構支持，專責傳播葡萄牙文

化價值，促進葡萄牙文化與那些跟葡國多個世紀來保持文化關係或僅是商業和共

處關係的東方民族的文化的對話，研究關於葡萄牙和澳門與該地區的人民和國家

的文化、社會直至經濟問题，透過真正的文化代理人而不僅僅是講師來協調語言

和文化領域的行動，推動與其他文化、科學機構的合作，加強葡語文化社團的團

結以及在葡國和通過葡國在歐洲傳播東方各國文化。

這是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但我們認爲完全在力所能及範圍之內，葡萄牙東

方學院的模式，是數代澳門或與澳門相關的許多葡萄牙人一直思考和研究的題目
。

回到大學，以葡語敎授或葡國學術參與更多的新的課程正在推出。並將與中

國的高等學校和研究中心加強聯系。

我們回應目前的需要並相信時間不容我們等候更理想的條件來完美地推出每

一個新的課程，因此，果斷決定開設這些課程。我們雖然冒着課程可能輪廓未清

的危險，但我們情願避開過份的謹慎指引的平坦道路而大膽回應。因爲過份的謹

慎，可能延緩昨天應該誕生的創擧。

東亞大學葡萄牙語研究中心也應加強活力。目前，已經爭取到東方基金會的

一些支持。大學應有一個葡萄牙學敎研室，由一個能夠賦於其形式和內容、完成

傳播語言和文化的使命並持續而有效地與同類大學和機構建立交流關係的、知名

的葡國學者來指導。

（五）決定性時代的挑戰——應持續下去的共處的基礎

其他的創議將接踵而至，目的只有一個，即在近期或遙遠的未來的政治、經

濟和社會環境下，爲整個社會作好準備，迎接這一決定性時代——澳門新一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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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戰，根據我們能夠令中葡協議上制訂的未來的計劃成爲可能的能力，所有

的負責人，應盡忠守職，不怕變革和未來的撞擊，以跟現代社會在“節日尾聲”

中表現出來的疲塌、鬆散或純粹的“表面”功夫格格不入的堅定、果斷和現實的

精神，將之付諸實施。

特別是，新的政治體制剛好與本世紀的結束相吻合。新世紀的誕生，帶着魔

幻，神話和烏托邦的色彩，同時也是一個目標，指引着世界各地敎育家的思想。

人們相信現代技術先進的社會，但在這一社會中，對人的尊嚴、正義、平等和更

好的生活的想往是永恒的。誰也不會忽視，特別是在大學中“未來的夢想”找到

更平穩的道路而實現之。

借此機會，我們回味一下一位最近去世的令人懷念的文人的話語：

“葡萄牙能夠在澳門留下的最大遺產，應是一所按現代模式建立的大學。這

所大學，將是知識交流的滙點，溝通中西的橋梁”。

我爲此多年主張創建的葡萄牙東方學院和東亞大學（簡稱澳門大學，爲何不

？），將成爲價值無比的工具。可是，它們需要本國機構的技術和學術支持。除

開卓有建樹的高秉根基金會，還應提到葡萄牙語言文化協會及其講師室。

葡萄牙文化協會協會可以有效地加強與其他本國機構的工作的協調，迎接即

將進行的“新的東方之戰”。該協會主席費爾南都·克里斯托王敎授說過這樣清

楚明朗的話：

“淵源於對經商、傳播宗敎和總體文化起着極其重要樞紐作用的葡萄牙與

東方的歷史關係，產生出異常豐富的一份遺產。這份遺產從石頭建築到語

言，宗敎，風俗習慣，無所不包，如今已薄弱而分散。這一形勢，由於澳門

要納入中國政權而受到進一步的威脅。因此，需要特別注意。因爲，如果說

葡語在世界的某一個地區還得到敬重，那麼，這個地區主要在亞洲。”

克里斯托王敎授最後認爲，需要增加講師室。這件事，透過與澳門政府的一

個協議成爲現實，儘管實際中的某些協調問題，尚有待得到滿意的解決。

關於講師，也有幾句話要講。我們很難不贊同我們的大師，葡語文化中心的

播種者奧古斯丁諾·達·席爾瓦敎授（本人有幸在一九六三年認識他，並從此跟

他保持長期的通信，從而受益不淺）在最近一次受訪時所說的：講師不應按候選

人的興趣“這兒钓一個，那兒釣一個，應該是募徵而來的人，就似爲海軍學校或

陸軍學校募徵學員一樣。他們應徵是爲葡萄牙文化在世界傳播聲譽”。

這種思想意味著需要一種新的使命感，需要把這一使命感再次輸入到我們的

前線機構中，使得幾個年代之後的明天，我們在澳門和東方留下的記憶不僅僅是

東一塊西一塊的石頭和聖名之城的象征——大三巴牌坊，或僅僅留下賈梅士洞。

被譽爲“石質道經”的大三巴敎堂，是團結在同一宗敎理想的各式各樣的人們的

愛情，信仰和犧性的結晶，並且經受住時間的考驗。而從這個卡米羅·皮薩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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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泛葡聖殿”的賈梅士洞，經過了好幾代中葡後裔的澳門人。不爲政權，政府

以及路過的人們的意願所制約，每年在葡國日都擧行一次儀式，緬懹詩人和祖國

。
當然，除開上述，應同樣並根本地加強我們的經濟和外交影響。這一影響尚

且薄弱，但如果當政者頭腦清醒的話，完全可以得到更大的發展。然而，這些方

面已超出本人發言的範圍和大會給我的時間 。

結束前，我只想提醒大家，經濟和物質遺產之外，文化遺產是我們從前人手

中接收到的最大禮物，它是一個繼往開來的系列牢固的紐帶 。

正是這種接收和傳播文化的可能使得社會成爲“活生生的人”的社會，也就

是說，可以進行巨大的變革和完成偉大的事業 。

只有從文化交流及其理解和互相尊重中，賦於其價值和尊嚴，方可產生出和

諧的夢想。多個世紀的交往，爲我們奠定了共處的基礎。如果我們在社團內以及

在社團之間意識到要脚踏實地，從現在做起，並努力尋求未來的道路，這一共處

便能夠繼續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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